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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金陵五题》看刘禹锡怀古诗的历史文化观
韩珂

吉林外国语大学，吉林 长春 130117

摘要：刘禹锡一生创作了大量怀古诗，《金陵五题》（《石头城》、《乌衣巷》、《台城》、《生公讲堂》、《江令宅》）乃其
中最知名的篇目。之所以知名，除了其诗法用词的众多独到之处，更在于这些诗歌用共时视角传递了深刻的历史文化观，内中就
包括对历史本体、历史与文化、历史与现实的深刻理解，这种理解也贯穿了刘禹锡全部的怀古诗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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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古诗是中国古代诗歌中的经典类型，以历史
及历史的某些现实遗存物为表现题材，灌注以个人
的思想观念，整合成诗，素来是历代诗人喜爱的创
作方式。而怀古诗的内容表现中，通常渗透着诗人
自己的历史文化观，即诗人对历史和文化的基本观
点和态度。《金陵五题》，即《石头城》、《乌衣
巷》、《台城》、《生公讲堂》、《江令宅》这五
首七绝怀古诗既是刘禹锡诸多怀古诗作当中最为知
名、最为经典的，又是刘禹锡个人的历史文化观的
最重要体现。客观地看，这五首七绝怀古诗的文本
之间有很大的互通性，同时又各自具备独特的艺术
特色。因此从《金陵五题》入手探究刘禹锡的怀古
诗，既能帮助我们深入地了解刘禹锡怀古诗创作的
整体艺术特色，又能帮助我们快速地进入具体的诗
歌文本，在刘禹锡精心构造的语言和情境当中，细
细地品味诗歌背后的历史文化风韵。

所以在我们的探究视角之下，《金陵五题》
不只是《金陵五题》，怀古诗也不只是怀古诗，
我们的目的是，通过《金陵五题》解析刘禹锡众
多的怀古诗背后所隐藏着的历史文化观，并通过
这一历史文化观进一步认识历史话题与文学表达
之间的内在联系，了解历史书写中可能存在的文
学性以及文学创作中可能包含的历史感。

与我们研究内容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
为两类。第一类是对刘禹锡的怀古诗乃至整个
唐代怀古诗的宏观研究，第二类是对刘禹锡怀古
诗中的具体篇目，包括金陵五题中的具体篇目的

微观研究。前者，例如刘秀芬的论文《试论刘禹
锡的咏史怀古诗及其特征》（2018）、刘宝明的
论文《论刘禹锡咏史怀古诗对的取象与造境》
（2009）、李春霞的论文《浅论刘禹锡咏史怀古
诗的艺术个性》（2007）。后者，例如高培存、
卢红林的论文《刘禹锡《石头城》“旧时月”意
象探微》（2012）、李秀敏的论文《不独悼古亦
自伤——读刘禹锡《石头城》》（2011）、李瑞
的论文《怀旧摒颓废，淡泊蕴刚强——从刘禹锡
的《乌衣巷》说起》（2012）。

可见，目前国内专门对《金陵五题》这一系
列及其系列性的研究还比较少，我们将深入探究
这五首七绝怀古诗之间的文本互通性，继而将研
究高度提升到历史文化观的高度，以刘禹锡的怀
古诗为引，跳出单纯的文本和纯粹的文学，再依
托文本的丰富性和文学的开放性，完成一次对历
史和文化的全新解读，继而实现对已有研究成果
的有机补充。

一、历史本体的虚无与实存

（一）怀古见今的诗歌与具体历史的虚无
探究刘禹锡怀古诗中的历史文化观，首先要

理清的问题就是刘禹锡个人的历史本体观。具体地
说，就是在刘禹锡的眼中历史是什么，以什么样的
方式和形态存在。从《金陵五题》的文本体现，再
结合刘禹锡的其他怀古诗可以相对容易的回答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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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我们的答案是，刘禹锡的历史本体意识游走
在虚无与实存之间，即历史在某个特定的维度是虚
无的，但是在另一个特定的维度又是实存的。我们
审视具体的历史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其虚无性。

刘禹锡怀古诗最大的特点是怀古见今，也就
是借助历史记忆与现实情境的对照展开诗歌，这
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金陵五题》中的《乌衣巷》，《乌
衣巷》中最著名的当属最后两句“旧时王谢堂前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1] 仅从这两句就能看见历史
远逝的背影是何等的缥缈恍惚。之所以说是怀古
见今，是因为古仅在人的襟怀里，只在人的追溯
和想象里，眼中所见则只有今天的一切，而怀古
之人脚下所驻足的土地在曾经的历史上究竟发生
过什么，实际上是无法确定的。用刘禹锡《金陵
五题》的另一首《石头城》的头两句来概括就是“山
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2]，具体的历
史映射在人心当中也不过是一座寂寞的空城。

（二）借古讽今的诗歌与总体历史的实存
与怀古见今不同，借古讽今则侧重于观照总

体的历史或者说是抽象的历史。创作主体投身历
史遗留给现实的一应景物空间，在直观这一空间
之时，首先感触到的是历史上可能发生过的、模
糊的具体事件，但顺着这事件的可能性将思维延
伸开来，便会联想起隐藏在这些可能事件背后的
某些理念和道理。这些理念和道理直观地体现为
具体历史事件的可能范围，虽然这些事件真实的
起因、经过、结果或许无法确定，但它留给今人
的总体印象还算是明确的，这总体印象所引发的
今人的思考必然是清晰的。我们把这些思考用来
评点今日的现实，也就达成了所谓的借古讽今。

在《金陵五题》中，借古讽今的典型当属《台
城》。台城本是六朝时的禁宫，又称“苑城”这
一地点记录的是六朝时的宫闱政治。由于六朝之
时多奢靡君主，因此台城也就成了反思奢靡的思
想触发点。刘禹锡在头两句即言道：“台城六代
竞豪华，结绮临春事最奢。”[3] 通过结绮、临春
这两座豪华奢靡的宫中楼阁，批判当年陈后主的
荒淫。而后两句：“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
后庭花。”[3] 则将全诗的讽喻升华，当年的宫闱
如何富丽堂皇，今日也不过只余下一些供人凭吊
的废墟。那么六朝繁华又何至于此呢？自然与统
治者个人的失德无道关系密切。我们顺着刘禹锡
的诗句思考下去即是，当年陈后主的宫闱生活如
何腐朽，我们今日确实是看不到了，但却能通过
眼前的野草清楚的看到南陈的灭亡，这灭亡背后
是历史传递给现实的经验教训，无比真实。

（三）虚无与实存并容的历史本体观
将上述两点相结合，我们就可以对刘禹锡的

历史本体观做出总述，也就是虚无与实存并容。
具体的历史是虚无的，我们无法确知历史上所发
生过的事件的原貌，无法确知这些时间背后究竟
牵扯了哪些人、有着怎样细致的经过。但总体的
历史却是实存的，我们可以确知有一些事件在历
史上曾真实的发生过，即便了解得不够具体，但
也可以看见这些事件最终的走向和最后的结局。
刘禹锡的怀古诗创作往往将这两者结合在一起，

既怀古见今又借古讽今。两者的层次界限在诗歌
中可能有明确地划分节点，也可能被完全消解于
诗歌的整一性当中。一般地，以意象为核心的情
境展现，往往被用来书写具体的历史，以情境为
前提的感悟升华，往往被用来书写总体的历史。
可具体与总体向来都统一于历史的本体，就好像
情境展现与感悟升华向来都统一于诗歌的文本。
所以刘禹锡的众多怀古诗文本的第一要义，就是
结合着他个人的主观经验和理解对历史本体进行
个性化的重新建构。建构完成之后所形成的诗歌
既是完整的，包含了诗人对于历史的一切看法，
又是开放的，引导着读者对于历史的其他感悟。

二、历史流变的文化维度呈现

（一）历史遗物的描摹及其文化指涉
自然，历史的本体不能与其表现形态完全等

同，就表现形态而言，历史终究是一种时间维度
的纵向流变。而这种流变又在多个维度得到体现，
文化便是其中相当重要的一个维度。

文学艺术对历史的呈现，归根结底就是对历
史在纵向进程中潜藏着的文化底蕴的发掘。而唐
代怀古诗的文本发起点和文本终止点都是具体的
历史事件，而这和总体的历史存在之间夹杂着的
丰厚的文化意味。刘禹锡的怀古诗最为突出一点
则是对这既有文化意味的崭新理解，具体地来讲
就是刘禹锡能够对特定的历史遗物背后的文化内
涵做出独特的阐释。

金陵自古便是文化荟萃之地，《金陵五题》
则以回眸的视角，从现实出发，生动地展现了金
陵当地的众多历史遗物之于今人的种种意义。如
《江令宅》：“南朝词臣北朝客，归来唯见秦淮
碧。”[4] 泛写眼中所见的秦淮实景，却又将这实
景放置在对过往历史的联想之中，从而点染出了
由古及今，诸多流变的意义。后两句“池台竹树
三亩余，至今人道江家宅，”[4] 又使得古今互通，
让江令宅在文本中穿越了两个的时代，继而表现
出了这两个时代的同与不同。

（二）历史情境的重构及其文化意味
描写历史遗物，最终还是为了要以此为基点

构建出一个完整的情境，这个情境是艺术的、是
历史的、更是文化的。由于七言绝句的体例限制，
情境表现被浓缩在非常有限的文本空间之内，这
给诗人带来的挑战是巨大的。一方面，诗歌的情
境表现必须完整自然，另一方面诗歌的情境内涵
还需要尽可能地深刻化。而将情境的性质倾向由
艺术牵引到历史，再由历史牵引到文化便是为了
兼顾这两者。

《生公讲堂》在《金陵五题》中的知名度相
对较弱，但全诗的情境构建却非常别致。结合前
文的论述，《江令宅》是让两个时代呈均势的对
峙状态，随后在文本的推动作用下逐步汇合。而
《生公讲堂》文本的推力方向则是专一的，由古
及今，营造出了一种分外鲜明的穿越感。情境的
构建既体现出了横向的完整又体现出了纵向的顺
畅，更何况中间还有“身后空堂夜不局”“高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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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寥尘漠漠”[5] 的生动渲染。而刘禹锡终究不是
为了构建情境而构建情境，时空的穿越感直接使
得这其中的文化韵味洋溢在文本的字里行间。

诚然，生公讲堂本就是一个现实的文化标签，
围绕生公讲堂来创作怀古诗只需要讲明它何以是
一个文化标签即可，刘禹锡创作出来的文本不只
做到了这一点，还发挥了一定的文化推广作用，
让生公讲堂作为一个文化标签举世皆知，此之谓
历史文化的文学艺术化表达的意义所在。

（三）被体悟的历史与被塑造的文化
就《金陵五题》文本的终极指向而言，刘禹

锡在创作中所做的文化探索还不止于展现乌衣
巷、石头城、生公讲堂、江令宅、台城这些地点
所固有的历史文化意蕴。而在展现这些的同时，
刘禹锡还从宏观的角度解析了这些地点的历史文
化意蕴的来源。事实上，历史的沧桑和文化的荡
漾主要还是来自于主体的个人感知。有人亲临这
些地点，亲临这些地点的人有着敏感睿智的心绪，
才能回想起其背后上演过的历史和历史在上演之
后遗留下来的种种话题。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
中曾写道：“‘历史’与‘写的历史’乃系截然
两事”又提及：“一事不能孤起，其前必有许多
事，其后必有许多事。”[6] 所以历史事件与历史
经验之间的联系和对应往往基于人的主观理解而
存在，是以历史终究是被体悟的历史，而历史背
后的文化终究是被塑造的文化，刘禹锡用怀古诗
中鲜明的个性意识证明了这一点。

三、历史经验的总结与现实情感的抒发

（一）总体化视角下的历史经验
在明确了历史是被体悟的而文化是被塑造的

之后，我们有必要对与历史紧紧结合在一起的历
史经验做出重新的认识。中国修著史书的传统极
为悠久，而这些史书的修著向来注重对历史经验
的总结，司马迁也曾坦言《史记》的目的在于“究
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7] 但历史经验在史书
中的体现向来是具体的，这与其在文学艺术中的
体现截然相反，文学艺术中的历史经验向来是总
体的。

刘禹锡的怀古诗则凸显了整合历史经验所依
靠的总体化视角，《金陵五题》从具体的文化地
标出发展开文本，但极少直接涉及具体的历史事
件，也没有如杜牧“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
未可知”[8]“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9] 之类关于历史的直接论断。刘禹锡对历史经验
的整合是含糊的却也是高度概括的。因为当历史
是被体悟的，那么历史经验也同样是被体悟的，
这样解释历史经验如何被体悟，就成为了比直接
介绍历史经验更加有意义的事，刘禹锡在自己的
文本中对这一点进行了现身说法。

（二）普遍化过滤后的现实情感
历史经验的被体验与被塑造与人的现实情感

密不可分。即历史经验的总结者和整理者，实际
上是基于自己的现实情感去解读历史，从而总结
出了这些经验。比如杜牧的那句“东风不与周郎

便，铜雀春深锁二乔”[9]，这虽是对历史的假设
性论断，但其中却也包含了对自己英雄无用武之
地的境遇感受的抒发。可这其中隐含的现实情感
毕竟是私人的。刘禹锡作怀古诗的一大特色，便
是使自己创作的即时情感尽可能地普遍化。历史
的沧桑与文化的悠远尽是普遍性的，这极大地拓
宽了其诗歌的创作格局，使之“言近旨远”[10] 却
又不给人任何刻意之感。因为这种现实情感的普
遍化不仅仅是修饰文本的技巧，更是升华作者创
作心境的方式。

（三）历史的情感性与情感的历史性
历史经验被总体化，现实情感被普遍化，最

终使两者在诗歌文本中深度融汇。现实情感对历
史经验的孕育、历史经验对现实情感的映射，全
部呈现为文本的含义，由此文本所书写的历史便
被情感化了，同时文本所书写的情感也被历史化
了。能做到这一点的根本原因在于历史中天然地
蕴含着一种情感性，所以怀古的情绪可以成诗，
而情感中也先验地存在着一种历史性，所以怀古
的情绪在成诗之后，又能够诉说出某种不被人察
觉的历史意味。《金陵五题》乃至刘禹锡的所有
怀古诗其实都是在诠释这一点。我们从中既能够
读到历史喷薄出的浩荡，又能读到情感流溢出的
清澈。

四、结论

综合我们前面的论述可以发现，刘禹锡的怀
古诗所怀的并不是单纯的古，而是对古的内涵的
定义，对古的形态的勾勒。这一切最终是为了凸
显由古至今的一切通变。“社会生活之事与人的
关系更为直接、密切和重要”[11]，而社会生活实
际上是一个纵跨古今的概念，刘禹锡的怀古诗由
古论今却又由今论古，而这又间接地表明了古今
的整一性。历史确实从未间断过，至少借助文学
所看见的历史是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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